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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冠中的艺术生涯中，与众多

艺术大家有过交往。除了林风眠、陈

之佛对他的艺术人生有过极大的影

响，还有朱德群、熊秉明、李可染、石鲁

等，吴冠中多次回忆与他们的交往和

相互的影响。2009 年，吴冠中向浙江

美术馆捐赠一批油画、墨彩画、速写等

作品，其中的 16件为他的师友作品，这

些作品见证了他们对艺术创新不懈追

求的足迹，弥足珍贵。

吴冠中虽不是林风眠的入室弟

子，但其中西融合的艺术新路对他影

响很大，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因此也

可以说吴冠中是林风眠的学生。中国

画家吸收西方绘画主流的一般是写实

手法，如徐悲鸿。但林风眠却取法自

印象派等现代西方绘画精髓，如塞尚、

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是一条拓荒

之路、孤独者之路。他给学生毕业纪

念册上题的“为艺术战”，即是与庸俗

战、与因袭保守战、与生搬西洋战之

意。吴冠中认为，林风眠的画是抒情

诗，蕴藏着深远的意境。

抗战胜利后，林风眠回到上海，为

吴冠中结婚画了紫藤小鸟，画面十分

温 馨 轻 松 ，没 有 平 常 创 作 的 沉 重 。

1961 年，林风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

一次展览，画的是高压线、幼儿园的儿

童、捕鱼的渔民、收获的人们，也是欣

欣向荣的场景。“文革”后，他申请出国

探亲，与家人团聚。临行前，吴冠中赶

到上海与恩师话别，林风眠对他说：

“我到法国后，将尽力做点中法文化交

流方面的工作。”出国前，他给吴冠中

寄了一幅画，画的是苇塘和归雁，青蓝

色调。吴冠中回复了四句诗：“捧读画

图湿泪花，青蓝盈幅难安家；浮萍苇叶

经霜打，失途归雁去复还。”

在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于四

川时，吴冠中毕业留校任助教，得到校

长陈之佛的关爱照顾。陈之佛对他十

分赏识，吴冠中在回忆文章中把陈之

佛视作慈父般的恩人。1946 年，吴冠

中在南京结婚时，陈之佛是证婚人，并

画了《迎春》作为贺礼。这一年，教育

部选派百余名学生赴欧美留学，其中

美术方面只有两个名额。当时，吴冠

中以全国甄选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

取，赴法国巴黎留学，开始了他艺术人

生新的一页。其实，吴冠中一直不知

道，当时参加笔试答题的批卷人正是

陈之佛。关于吴冠中出国留学，还有

一段绵延 60 年的感人故事。2006 年

春节，吴冠中收到来自南京的一封信，

是陈之佛女儿陈修范写来的。信中说

她找到了父亲 1946年抄录的一份学生

试卷，但未署名，问吴冠中是否知道此

事。原来，当年陈之佛受委派评阅出

国留学生美术史试卷，当他看到一份

答得非常优秀的试卷时，禁不住用毛

笔抄录了全卷，并给了最高分。事后

吴冠中去看望老师时，陈之佛让他背

诵了自己的答卷，这才对上了。但陈

之佛并未告诉他自己笔录了这份试

卷。60 年后，吴冠中看到了恩师当年

笔录的试卷，不禁感慨万千。

回国后，董希文向徐悲鸿推荐吴

冠中到中央美术学院任讲师。当时，

他与李可染住对门。李可染十分重视

写生，吃透传统，又探求新途。他的国

画山水采用光影手法加强深远感，黑

白相间，纵横交错，气势贯通。李可染

常说：“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

的力量打进去，又用最大的力量打出

来。”吴冠中十分欣赏他的创新精神，

还专门写文章分析其艺术成就。李可

染对自己的作品十分严谨，从不当众

表演。他送给吴冠中的《牧童》，开始

并没有题款，在吴冠中选定后才躲到

房间认真题了字。

吴冠中很晚才认识石鲁，他们仅

见过两次面，且都是在医院里。吴冠

中十分欣赏石鲁，他的画面大都被归

纳、统一在方与圆的基本构成上，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其独特的艺术

风貌。他的《转战陕北》从人物的身影

到前山后山，大大小小的形体都基于

方，形象中“大”与“方”的单纯处理迎

合了“大大方方”的概念，产生磅礴的

气势。方与圆两种基本形状的并存控

制了整个画面并交错着向外扩展。这

一特点来自陕北民间剪纸。

熊秉明是吴冠中同科赴法国留学

的同学，吴冠中学的是绘画，熊秉明学

的是哲学，后来改为雕塑。在法国，他

们是很好的朋友。1950 年，他们曾为

回国与否进行了彻夜长谈。据他们回

忆，当时讨论的焦点是：技巧没有成

熟，不能得以依赖，如何回去开展工

作？抽象的纯粹技法是不存在的，得

投入生活创造自己的技巧，形成自己

的艺术风格。他们讨论到第二天凌晨

7 点，熊秉明很疲倦就回家睡觉去了。

熊秉明后来说，一觉醒来已是 1982年，

32 年没有再见面。他说，这 30 多年仿

佛是那一夜谈话的延续，两人的命运

已经判定，无论是吴冠中还是他，“都

从此依了各自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

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

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

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以幻灭、或已

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

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回国后，吴

冠中做了他们讨论话题的探路者。他

曾给熊秉明写信，在信中说：“今生我

们恐怕已不能见面，盼我们的作品他

日相晤，待它们去互吐衷肠吧！”后来，

熊秉明送给吴冠中两件雕塑，一件是

鲁迅浮雕像，是熊氏 1999 年为北京大

学百年校庆留欧同学会赠送作品的

初稿；另一件是铁铸的牛。巨大的铁

牛雕塑现在南京大学校园，塑造的是

鲁迅孺子牛的精神。两件作品都与

鲁迅有关，鲁迅是吴冠中一生最为推

崇的人。

1935 年，朱德群与吴冠中在杭州

学生集中军训营相识，朱德群带他参

观 国 立 杭 州 艺 专 ，使 其 爱 上 这 所 学

校。当时，吴冠中放弃浙江大学高工

学籍，投考艺专。朱德群与他从杭州

到 重 庆 ，再 到 南 京 ，10 余 年 志 趣 相

投。1947 年，吴冠中考上法国公费留

学，朱德群去了台湾。1955 年，当朱

德 群 来 到 法 国 巴 黎 ，吴 冠 中 却 已 回

国。在国立杭州艺专时，朱德群与吴

冠中都向潘天寿学过中国画，潘天寿

的艺术风格对他们影响很深。朱德

群的油画蕴含中国山水画气韵生动

的美感，他的抽象绘画总让人有故国

之音、乡土之色，抽象而又具象。吴

冠中说：“朱德群画面的主要构成因

素 是 动 ，每 幅 画 都 是 一 部 运 动 的 和

声，他将运动的节奏之美统一在和谐

的色调之中，让人隔着水晶看狂舞而

听不到一点噪音，粗犷的力融于宁静

的美。”朱德群的作品大都无题，都是

别人命题，只有一幅画是他自己命题

的，便是《怀乡》。

吴冠中与他的师友都怀有“为艺

术战”的精神，他们是现代艺术的拓荒

者，共同筑起了 20 世纪中国美术最亮

丽的一片天空，在中国艺术史上熠熠生

辉。在吴冠中诞辰百周年之际，缅怀他

们为我们留下的丰厚的精神财富，虽然

他们离我们远去，但他们高大的背影告

白历史：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

10 月 27 日，持续两个多月的“和合

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闭幕。而在此之前的 10 月 22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主办的“汲古论坛”第四场活动——“与

华相宜：多学科视野下的邺城考古新发

现”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邺

城 20 年考古进程，交流与讨论了邺城

在东亚都城建筑、中国佛教变迁中的卓

越地位，为中国美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的考古方向。

田野考古持续30多年
反映中国佛教艺术发展

邺城位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四

省交界地带，是中原北方南北交通的重

要通道，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

燕、东魏、北齐的都城。新中国成立后，

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以及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等全都经过邺城遗址周

边，邺城所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由于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邺

城的发展有了丰富的历史底蕴。

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是中国人

熟知的故事。“从考古学角度并没有发

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邺城遗址，秦汉时

期城址位置也缺乏明确的证据。现经

考古确认的城址是东汉晚期曹操受封

魏王，作为王都而兴建的邺北城，以及

东魏北齐时期依邺北城旧址扩建而形

成的邺南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副研究员、河北工作队副队长何

利群说。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了邺

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城进行田野考古工

作。经过 36 年的工作，邺北城、邺南

城、河北临漳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等重

要考古点的推进，邺城的几个相关定位

逐渐显现：邺城是三国故地、六朝古都，

建安文学的发祥地；邺城是中国乃至东

亚地区的都城建设的里程碑，是隋唐长

安城的原型，对东亚地区古代都城的建

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邺城是公元 6 世纪

中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东亚都城规划肇始地
改变建筑审美

在中国都城营建的历史中，“匠人

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

夫”和“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无

疑是重要的两句文献。后者说的，正是

邺南城模仿曹魏邺北城和北魏洛阳城而

建。邺城是 3 世纪至 6 世纪中国古代重

要的都城之一，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

“正是在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

南城的基础上，才兴建了隋代的大兴

城、唐代的长安城。它们的结构对中

国 古 代 的 都 城 ，包 括 宋 开 封 城 、元 大

都、明清北京城，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影响更深的，还有日本的平成京、平安

京和韩国的新罗王京等王城是完全模

仿的。”何利群说，可以确认的是，邺城

在建设过程中，确立了轴对称、北面立

山等原则，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

研究所副所长喻静表示：“有了邺城才

有了长安，有了长安才有了北京，曹魏

的 邺 北 城 —— 包 括 东 魏 北 齐 的 邺 南

城，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都城建设史上

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里程碑。”

在多年考古和研究之后，业界普遍

认为，邺城是中国中古以来都城规划的

肇始地。其中，邺北城的建设开创了一

种都城规划的新局面，而在此之前的秦

汉，都属于“没有规划，随时建设”的状态。

邺城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行了单一

的宫城制度，宫城置于北部正中；二是中

轴对称，由于邺北城是先规划后建设，全

城保持较好的对称原则，已经开始出现比

较明显的中轴线；三是功能分区，即按照

不同的功能对城市区块进行划分。在此

之后的都城乃至普通民居，都采用了邺北

城的规划特点，由此深刻影响了中国各个

方面，尤其是建筑审美。

古代的佛教艺术风向标

作为佛教盛行的地区，邺城对中国

艺术审美的影响还体现在佛造像艺术

风格的变化上。由于佛教盛行，邺城的

石窟、壁画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

术价值。也正因此，邺城考古中出土的

大量墓葬壁画、古代器具，以及佛教建

筑、佛造像，对中国美术在历史中的发

展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副教授张雪松对此表示，邺城

在艺术史上、佛教史上、文学史上都拥

有独特的地位，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

墓葬壁画往往代表了当时贵族的审

美，也引领着当时的艺术风向。比如

1980年代末在北齐文宣帝高洋的陵墓出

土的壁画非常精美，是同时期绘画作品

的标准件，成为河北博物院的热门展品。

佛造像则以雕塑的形式凝聚了美

术的多门类精华。以此次展出的邺城佛

造像为例，既有北魏时期以“褒衣博带，

秀骨清相”为特点的飘逸潇洒的造像，也

有北齐时期以“曹衣出水”的薄衣贴体温

润内敛的造像，更有精雕细琢、极具地域

特色和风貌的透雕“龙树背屏”式造像，

展示出多元文化交融下的雕塑新风。“弥

勒七尊像”和“菩萨坐像”利用了白色大

理石温润洁白、质地柔软的特点，运用娴

熟的镂空雕刻技术；“弟子立像”和“菩萨

三尊像”的雕刻风格明显有别于白石造

像，突出了造像服饰线条的变化；圆雕

“弥勒菩萨头像”等则尽显石雕之美……

何利群说，根据考古，邺城佛造像可以分

为 4 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对当时的艺

术审美提出了新的标准。

“邺城如今依然是一个非常迷人的

存在。”喻静说。

（本文图片由邺城考古队提供）

考古发现里的艺术根源
——多视角下的邺城考古新发现

肖维波

迎春（国画） 陈之佛 浙江美术馆藏 牧童（国画） 李可染 浙江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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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

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李白的《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描写了江

南秋天的景色，诗人寄情山水，壮景抒怀，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苦闷彷徨的

孤独情感。明代画家蓝瑛的《秋色梧桐图》借其诗意，描绘了秋色节令，画中

乾隆皇帝的题诗为此画增添了流传千古的一段文坛佳话。

《诗经·大雅·卷阿》有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民间有“栽桐引凤”之说，梧桐树作为一种吉祥树在古代被广泛地植于皇家宫

苑。立秋后，梧桐树是最先落叶的树种，古人又常常把梧桐作为报秋的信

使。古代的文人却把风吹落叶、雨打梧桐作为伤秋寂寞的象征，南唐李煜的

《相见欢》中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诗句。宋朝

时的立秋日，宫内把栽在盆里的梧桐树移入殿内，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高声

奏道：“秋来了。”随之，梧桐树应声落叶两三片，此乃报秋。宋代刘翰有《立

秋》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

中。”现代诗人左河水也有《立秋》云：“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虽

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

蓝瑛（1585—1664），字田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浙派后期代表画家

之一。工书善画，长于山水、花鸟、梅竹，晚年笔力更加苍劲，师画家沈周，临

摹唐、宋、元诸家。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70岁的蓝瑛所绘《秋色梧桐图》

（故宫博物院藏）题识云：“甲午销夏龙泓，时同涛庵老社长兄清言河朔之饮旬

余。晓凉过雨，遂拟赵松

雪秋色老梧桐画以志，并

乞教云。蓝瑛。”赵松雪

即元代画家赵孟頫的别

名，他曾根据李白《秋登

宣城谢朓北楼》诗意，创

作了一幅《秋色老梧桐

图》。蓝瑛的《秋色梧桐

图》乃模拟而成。蓝瑛的

画没有选取挺拔参天的

梧桐树，而是选取雨后梧

桐枝头横斜下垂之势，集

中描绘梧桐树的枝叶，突

出表现秋天的特征。画

中的梧桐枝叶，饱含水

墨 ，浓 淡 适 宜 ，层 次 分

明，疏密有致，已呈现红

褐色的桐叶之上挂满了

桐果；一只黑头蜡嘴鸟

栖息在枝上，目视前方，

气定神闲，素雅可人；上

面 的 一 条 枯 枝 横 空 而

出 ，状 如 鹿 角 ，劲 健 有

力，虬曲刚劲；几枝丹枫

挺俏遒劲，穿插其间，参

差错落，搭配巧妙，更增

添了秋天的意味。笔墨

苍劲雄奇，灵动而不轻

飘，作品整体显得粗中有

细，豪放中又透露出江南

画师独有的细腻。

画中乾隆皇帝的题

款诗：“法传赵荣禄，神是

李青莲。更忆梅花石，曾

逢德寿边。己卯秋日御

题。”赵荣禄是赵孟頫的

别名，李白号青莲居士。此诗不仅高度评价了这幅画神形兼备，更重要的是

还讲述了一段文坛佳话，增添了画作的人文蕴含。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来到杭州。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帝听说旧南宋德寿宫内

有深受宋高宗喜爱的芙蓉石和古苔梅，兴致勃勃地来到旧址寻古探幽，没想

到却是一片茅草丛生、狐兔出没的荒野废墟。在一堆残垣断壁中找到了芙

蓉石和古苔梅，上面青苔累累，残破不全。当随从们冲洗干净后，乾隆帝意

外地看到了石碑上刻有蓝瑛与好友孙杕合作的《梅石图》，他喜出望外并赋

诗一首：“傍峰不见旧梅英，石道无情迹怆情。此日荒凉德寿月，只余碑版

照蓝瑛。”乾隆帝令人将芙蓉石和梅石碑一并带回北京，置于圆明园中，另

命人摹勒石碑留存在杭州旧址。返京后，乾隆帝为这次的意外发现欣喜不

已，又赋诗曰：“临安半壁苟支撑，遗迹披寻感慨生。梅石尚能传德寿，苕华又

见说蓝瑛。”

诗画里的秋色
郑学富

秋色梧桐图（国画） 65×32厘米

明 蓝瑛 故宫博物院藏


